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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喜欢仰望星空。
童年时仰望星空，有时是我一个人，

有时是和大人在一起，还有时是和小伙伴
们在一起。那时面对浩瀚的星空总会有
许多想象和疑问，还会把看过的电视节目
联系起来和小伙伴在一起争相表达各自
的观点。那时常看的电视节目分为两类，
一类是《西游记》之类的神话片，一类是

《科技博览》之类的纪录片。这两类电视
节目均能激发我对星空的想象，但随着年
龄和见识的增长，后一类纪录片带给我的
思考逐渐盖过了前一类神话片。

上中学的时候望见星空，我已经不相
信神话中的描述了，只是感觉星空中充满

了梦想，甚至每一颗星星身后都有我一个
梦想。上大学的时候再去望星空，我感到
眼前有一层迷茫，那么多的星星却总是隐
隐约约的，星星身后的许多梦想都变得很
荒谬、很遥远。后来刚刚参加工作时，我看
到星空又清晰了起来，虽然每一颗星星都
很平凡，但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发出闪亮的
抑或微弱的光芒，真是像极了平凡的我们。

如今去仰望星空却又是另一番滋
味。初看它觉得很璀璨，璀璨本身就是一
种美。再观察，我便被它的浩渺、深邃、宁
静所吸引，竟对它着了迷。痴迷一件事，
注意力便自然地跑到它上面去了。晚上
下班回来若是幸运地看到了星空，我便会

在院子里驻足片刻。那一刻，不管人间冷
暖，也不管万家忧乐，我看到那些星星总
是“一闪一闪亮晶晶”。一些人也许已经
进入梦乡，或者并没有注意到它们，院子
里就我一个人在望着星星，这让我又一下
子觉得星星是属于我的，至少此刻是属于
我的，或者我定睛观看的那一颗星星是属
于我的。

白天，星星们都隐去了，我不知道它
们去了哪里，也不知道它们晚上会不会
璀璨如初。虽然对它们很感兴趣，但我
不会为了观察它们刻意去看天气预报，
我喜欢在自然的状态下遇见它们。如果
没有遇见也无所谓，我想那是时候还没

有到，今天不行就明天，明天不行就后
天，或者半个月以后，它们总会出现的。
也许等到它们再次出现的时候，我的心
情已经发生了变化，无论喜或忧，看到它
们之后我都会平静一下自己的心情。在
它们周而复始的“出场”规律面前，我的
心情更加从容了一些。

其实在一些非常忙碌的日子里，我也
会忘记去仰望星空。我会等到闲暇时再
去欣赏它，毕竟闲暇的时候才会发现它更
多的美。大概人世间有许多事情都是这
样，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合适的心
情，这样合适地搭配在一起，一切才会显
得刚刚好。

仰 望 星 空仰 望 星 空
胡小龙胡小龙

立春过后，气温日渐回升。偶尔有“倒春寒”现象，却也是很
短暂的。天朗气清的日子，煦暖的阳光，给人一种明媚之感。一
派郁郁葱葱、生机勃发的景象扑面而来。

走进那位于小区旁边的公园，率先映入视野的是四季常青
的风景苗木，此时已泛出簇簇新绿，弯弯的垂柳，倏然间已有了
鹅黄色的米粒附在上面。再往前行，只见那临水的桃树已开满
红艳艳的花朵，很是吸人眼球，临溪傍水花先发，呈现出“万绿丛
中一点红”的独特景观。

春天里，如果说树绿花红展现的是一种静态之美，那么放风
筝则是一种动感之美。阳光明媚的日子，空阔的广场变得十分
热闹。爷爷、奶奶牵着孙子、孙女的手，乐颠颠地跑到卖风筝的
小贩跟前，依着晚辈的心愿选来挑去，享受着含饴弄孙之乐；年
轻的夫妇领着小孩、手拽风筝线奔跑着，由于摸不着风向，风筝
似喝醉了酒般摇摆不定，耐不住性子的孩儿又喊又叫，亲子之乐
就这样四处洋溢着。几经摸索，在大人、小孩的一起努力下，一
只只风筝徐徐地飞上了天，蝴蝶形、老鹰形、蜜蜂形、飞鸽形、金
鱼形……春天因风筝而生动起来。

记得我们小时候，在春天里也喜欢放风筝，享受这份春光的
美好。可那时农村家境多半贫寒，连念书的作业本、铅笔有时都
没钱购买，花钱买风筝来放着玩耍更是奢谈，但玩乐的童心总会
让我们想着去动手创造。草长莺飞的季节，放学回家后，不是想
着做作业、看书，而是想着“忙趁东风放纸鸢”。于是将书包往家
里一丢，几个小伙伴聚拢到一起，商量着如何制作一只风筝来放
飞。我们先画出风筝样图，再列出所需材料清单，分解给每个人
后，大家便分头到家里寻找制作材料。等找到竹子、细铁丝、废
塑料膜等做风筝的材料，我们就按照分工各显身手。先用菜刀
将竹子削成富有弹性的篾条，互相交叉着用铁丝绑扎成一个五
角星，再蒙上废塑料膜，找准平衡点系上风筝线，并在风筝后面
拖上一条长长的稻草尾巴，这个简易的风筝，经过两天的辛苦后
就算制作完工了。

风筝做得美不美无关紧要，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注意力
只集中于它能否飞上天。一只小小的风筝，由于是自己亲手制
作，对它就像宝贝似的呵护着。每当放风筝时，我们总是选择去
村庄外无垠的田野。由于怕风筝有损伤，我们牵着风筝线，握着
稻草尾巴，怀抱着风筝……就这样小步走到田野。红花草田平
整不绊脚，是我们放风筝的首选之地。从田埂上掐点草头，往空
中一扬，便找准了风向。一人拿着风筝到十米远的地方，逆着风
往空中一抛，一人拽着风筝线逆风使劲地跑，风筝慢慢上升，可
往往在我们还未来得及欢呼雀跃时，不是因稻草尾巴太短太长，
让风筝失去平衡，就是缘于春风一阵一阵的，致使风力不足，眼
睁睁看着风筝重重地一头栽下来。我们毫不气馁地一次次试
验，功夫不负有心人。当看着风筝在空中几经挣扎，最终随着我
们手中尼龙线的不断放长，开始如爬坡似的缓缓上升，我们好似
将卫星送上天般的兴奋。待风筝飞到一定的高度，由于风力过
大，那牵着风筝的尼龙线被扯得紧紧的，发出呜呜直叫的声音，
这时需要几个人合力牵着，稍有闪失，风筝将不知飞往何方。为
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成功，我们全然不顾泥巴沾满鞋子，齐心协
力遥控着那高空中的风筝，使它像一只快乐的小鸟飞来飘去。

无际的旷野，深蓝的天空，留下我们自由自在的身影，也让
我们尽享自己制造的无限欢乐。

放风筝
辛恒卫

春夜有喜雨，小雨滋润了大地，万物复
苏，那些深埋在地里的植被，开始泛出绿意。

院子里的桃花开了，桃之夭夭，灼灼其
华；栅栏上的蔷薇花，在春风里，姹紫嫣红，
轻轻摇摆。春夜的月亮，也是浪漫的。于是，
想起了李白，还有他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
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端坐在小院里，听清风呢喃，享受着

那一股温煦的阳光。鸟儿叽叽喳喳，飞起
来，落下去，小脑袋机灵地望着天，也趁机
看一眼我，立刻振翅而去。

晚上的月亮，又大又圆，哦，是农历十
五的月亮啊！此刻，桌上没有好酒，只是，
手中捧着一壶香茶。月下品茗，也是一种
浪漫。月色泛着柔柔的光影，明镜一般照
着大地，我在月色的光华里，独自快乐着，
喝一口清茶，幸福立刻溢满胸口。

此刻，我又是在高楼的顶上，离月亮
越来越近，我仿佛看见月球上的山脉，还
有一圈圈的陨石坑。月的光华，充满着母
爱，就像母亲温柔地望着自己的孩子。浪
漫的月色，属于孤独，属于静谧，还属于爱
情。月亮就像爱人清澈的眼睛，水汪汪

的，泛着幸福的涟漪。
想起故乡的夜晚，漆黑的空中，一轮

圆月，照得小径明晃晃。有风从远方吹
来，带来庄稼的清香，偶尔传来几声狗吠，
月色下的池塘，就像一面镜子，倒映着月
色，几声青蛙的呱呱，就像欢快的歌唱。
抬头看天，有光辉透入我的窗棂，如一双
温柔的手掌，安抚童稚的心房。

山里的月光，往往来得迟，它从山脊
上，一跃而出，是那么光亮，那么圆润。父
亲喜欢在一个月色丰裕的夜晚，坐在阳台
上拉他的二胡。委婉的乐声把人带入无
尽的回味，二胡声时而悠扬、时而悲切、时
而欢快、时而忧伤。心跟着月色一起走，
走进深夜的心房。

今夜，伴着一缕花香，晚风轻拂，带来
微微的乡愁。我的手中，没有一壶酒，也
没有李白那一夜的浪漫。我独自在月下
品茗，宛若走进世外桃源，此刻，静谧安
详，远离了白天的喧嚣。一轮圆月，高高
地挂在天际，月色依旧温柔似水。我的茶
杯中，也分明有了一轮月亮，喝一口香茶，
似乎吞进一颗高贵的明珠，充满了惬意的
温暖，我感觉浑身的毛孔都绽了开来，在
清辉里自由地呼吸。

身在鲜花与碧草间，笼罩在无瑕的月
色里，还有什么烦忧的事不可放下呢！此
时，月色与我是一体的，朦胧之间，我终于
知道，飘飘欲仙的境界，我也知道了，月下
对饮李白的孤傲、清欢与浪漫！

月月 色色
刘燕飞刘燕飞

那日，金锁开车路过元明村，三五个小
孩在路边玩耍，一颗石子“嗖”的一下砸到
前挡风玻璃上。一脚刹车，孩子们四散而
逃，玻璃倒是安然无恙，金锁看见跑进巷子
的孩子，微微一笑自语道：“不懂事的娃呀！”
油门一踩，车向前驶去。这一幕，与四十年
前何其相似。

四十年前的春日，一辆拉煤车不紧不慢
地行驶在刘湾村前的公路上，司机全神贯注
地驾驶着，副驾驶上的人随车晃动着脑袋。
和煦的春风吹拂着大地，鸟儿在空中自由飞
翔，孩子们三五成群地在路边玩。五岁的金
锁手里拿着从砂堆里捡的几个石子，看着婶
子和邻居坐在路边的石头上纳着鞋垫拉家
常。一辆拉煤汽车从面前经过时，金锁突然
将手里的石子砸向车的挡风玻璃，“嘭”的一
声，石子被弹开，汽车“嘎吱”一声停了下来。
金锁闯祸了，转身就往巷子跑，副驾驶上的
黑脸打开车门下来。“谁砸的？”一声大喝，金
锁吓得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是你砸的？”黑
脸面带凶相恶狠狠地问。一旁的婶子赶紧
帮腔：“不是他，一伙几个娃，跑到巷子去了。”
那人朝巷子里走几步看了看，转回来说：“我

看见就是你砸的，真想抽你两耳光，看你是
个碎娃。”“玻璃没事吧？”黑脸问。“没事。”司
机说。汽车开走了，金锁吓得直哆嗦。

夜里，金锁梦见那黑脸将他手脚捆绑，
吓得哭着从梦中惊醒，嘴里说着：“我不敢了，
我不敢了。”连续几天如此。金锁妈将此事
说给婶子听，婶子想起前几天发生的事，讲
了经过，金锁妈才知道金锁是被吓着了，安
抚了金锁好长时间，这噩梦才渐渐退去。

以后在公路上老远看见汽车，特别是那
种拉煤的长鼻子汽车，金锁吓得赶紧跑回院
子躲在门后面，车走远了才敢出来。

一次，一辆拉煤车路过，金锁躲在门后，
车突然在院子外停下来。金锁的小心脏“咚
咚”直跳，听到司机的说话声，心想：难道是
那个黑脸人要来把他带走，一下子心提到
了嗓子眼，心想完了，这回完了！原来是司

机正好停车检查轮胎气压。车走后，金锁
尿湿了裤子。

后来，金锁有了一个奇怪的行为。收麦
时节，村民就会将收割回来的麦子铺在路上，
让过往汽车和行人碾压踩踏，帮助脱粒。金
锁一看见汽车远远驶来，路上没其他人，他
立即面朝上倒在麦草上，心里在说，汽车，汽
车，我不怕你！竖起耳朵听着轰鸣声逐渐逼
近，突然起身快速跑进院子，车过去后，他的
心里好一会儿才恢复平静。

长大后金锁成为一名汽车兵。那时他
见车已不再害怕，但每次上车前会有一丝紧
张，随着汽车的启动，紧张很快就会消失。
汽车兵整天天南地北地跑，但他每次出车前
的紧张心理依然在，他经常嘲笑自己。

退伍后，金锁成为单位的专职司机。自
从开了小车，出车前的紧张心理没有了，工

作起来轻松了许多。后来，国家实行公车改
革，金锁转岗从事财务工作，闲下来的金锁
经常想，当了十四年司机，这难道是五岁那
年与车结的缘分吗？

一次，金锁住院期间和病友郭师傅很快
熟悉起来，聊起各自的经历。郭师傅早年在
熊耳山煤矿当调度，又在冶炼厂当工段长。
得知金锁是刘湾人，郭师说他几十年前经常
坐矿上的拉煤车从刘湾经过。听到这话，金
锁看着郭师傅黑黑的脸庞似乎想起了什么。
郭师傅继续回忆：有一次他坐着拉煤车走到
刘湾，路边有个五六岁的小男孩拿石子砸了
车前挡风玻璃，停下车来看到玻璃没事，但
当时很气愤，下去训斥了那小孩。

金锁一时惊讶得张着嘴巴，脸色通红。

车 缘
刘 惜

小时候家属院的墙边，有两棵垂
柳，一棵是老树，长在院墙的西侧，一
棵是树龄五六年的新树，长在院墙的
东侧。一个不管什么季节，都穿着拖
鞋的老爷爷，经常给这两棵树松土、
浇水、剪枝。老爷爷的脚又黑又干，
大拇指外侧有一个大大的、圆鼓鼓的
骨节，看上去非常难看，我们都悄悄
叫他“丑脚爷爷”，把这两棵柳树叫作
丑脚爷爷的柳树。

每年春天，这两棵垂柳早早地发
芽，那些芽儿像报春的鸟儿，立在黑
色的枝头，在微寒的风中睁大眼睛，
望向天空和我们这一群顽皮的孩
子。当阳光渐渐明媚，天气越来越暖
时，芽儿们撒欢似的抽条，新生的柳
枝纤细而柔软，嫩绿色的幼叶抓着它
们，轻轻地荡着秋千，整个家属院都
装进了“客舍青青柳色新”的美景里。

暮春时节，柳条的姐妹们更多
了，她们嬉戏着、打闹着、对比着看
谁的头发更长，“碧玉妆成一树高，
万条垂下绿丝绦”的画面布满我们
的眼眸。

慢慢地，柳条和柳叶褪去了稚
嫩，颜色变得深绿，它们自树顶倾泻
而下，如瀑布一般向树干的周围奔流
而去直至大地，真可谓“杨柳青青著
地垂”。有时远远望去，两棵垂柳氤
氲在缭绕的深绿色烟雾里，如果阳光
正好，那绿色的烟雾透出一道道明亮
的光线，我们便梦幻着从那里走出一位头发长长、穿着漂亮裙子
的仙女来。

从春到夏，这两棵垂柳走着一样的路程，有着一样让我们
着迷的魅力，我们似乎忘了它们的年龄，也没有人在意谁比谁
更美。然而秋天来了，风一天天变冷，两棵垂柳慢慢有了差
异。那棵新树虽说看上去不似从前那么精神了，一些柳叶也脱
离了队伍，但它依然披着深绿色的衣裳，站成家属院墙边的一
道风景。那棵老树的绿色则一天天褪去，柳叶的脸色也一天天
蜡黄，有些甚至不堪冷风的吹拂，早早落在老树的脚下，去寻找
大地的温暖。

冬秋交季的一个清晨，我们突然发现，那棵老树全身的叶子都
不见了，只留一根干裂粗壮的树干以及树干高处散向四周的枝条，
走近可以看到它黑褐色鱼鳞般的皮肤，还有一高一低的两个疙瘩，
像丑脚爷爷大拇指外侧的大骨节。老树冷冰冰地裸露在天空下，
像映在墙上的一个黑色剪影，完全没有了往日的风采。

我们都以为老树死了。不知过了多久，老树上竟然有了两
处绿色的影子，在寒风中轻轻地摇动。原来这绿色是从那两个
丑陋的大疙瘩里生长出来的一撮新枝，它们长短不一，还带着细
嫩的叶子，像刚出生的婴儿，亲昵地挂在树干上，老树顿时活泛
起来，洋溢着新的生机。

老树竟然有那么顽强的生命力，这令我们无比敬佩。那棵
新树似乎看到了老树的变化，也打起了精神，在风中唱起歌来。

丑脚爷爷还是常常在那两棵垂柳下干活，穿着拖鞋，露着难
看的大拇指外侧的大骨节。

该去看看那两棵柳了，还有丑脚爷爷，但愿他依然在那两棵
树下松土、浇水、剪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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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摄影 田亚鹏


